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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完送外卖后，这几天最大的网红、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又转战“新战场”，作为乘客调研网约车司机社保现状。调研中，北京的网约车司机们

普遍表示，每个月到手8000元左右，如果想多挣点钱，每天至少跑13个小时以上，不累不病就不休息，“休一天就少好几百，跑不回来”。

作为共享经济的衍生产物，网约车以其独有的灵活、公平、多元等特征，成为不少人就业创业的选择。从滴滴、优步，到曹操、首汽、神州、易到、T3、享道⋯⋯越来

越多的网约车带着不同的LOGO，从人们眼前闪过，汇入城市的车流。

这两天，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也与杭州的网约车司机们聊了聊，关于收入和生活，关于压力和焦虑。

记者调查杭州网约车司机

月入过万的确实有，但能一直干下去的很少

只要醒着
就是在抢单、跑单

5 月 1 日上午 9 点，一辆白色的长安停

在我的跟前。核对完手机尾号，司机田师

傅把手里的酱香饼搁在仪表台上，抱歉地

说：“不好意思，出门没吃早饭，刚才路上买

了点。”

43 岁的田师傅踏进网约车的“江湖”，

才四个多月时间。老家安徽阜阳的他，独

自在杭州漂了二十多年，干过服装厂的技

术工，也开过几年工程车。近些年，杭州对

工程车的管理越来越严格规范，“多拉快

跑”成了往事，去年底他终于下了决心，租

了某平台的一辆电动车，跑起了网约车。

但是几个月的经历，让他越来越怀疑

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开这个，比开工程车

还累。主要是每天出车的时间太长了，吃

饭赶不上点，连上厕所也不方便。”

田师傅说，扣掉平台车辆的月租每个

月 3700 元，每个月充电的电费 1200 元左

右，自己每个月落袋在一万出头。看起来

还不错，但代价是每天上午9点出车，晚上

11 点以后收车，月里程上万公里，每天要

跑十四五个小时，没有休息天。

“年轻人要逛街看电影，要谈女朋友，

我年纪大了没这些需求，也就不休息了。”

田师傅算过，想月盈余八千元以上，每天至

少要跑足 13 个小时，“一天下来流水如果

没到300块，那基本就是亏了。 ”

“只要醒着，就是在抢单、跑单”，田师

傅这样形容他的生活。今年春节后到现

在，他只有一天没出车，“那天主要是心情

很不好，不想开了。”

43岁的田师傅
“过年到现在，只休息了一天”

今年 1 月，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介

绍，1 月份全国网约车驾驶员证增加了

21.3%。

疫情让很多行业受到冲击，网约车行

业则像一块大海绵，吸纳着来自各行各业

的人。他们靠开车，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

繁忙的车流里，他们每天和几十个不

同的乘客相遇，一年下来能攒上千个故

事。拥堵和疲惫，是城市的常态，很多人在

一天的忙碌后，一上车就累得瘫在后座，行

程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交流；更多的时候，下

班也不意味着休息，田师傅的车上每天都

有下了班一路都在打工作电话的、抱着电

脑敲个不停的乘客。早高峰路上堵，乘客

们常常在车里急得不行，有的年轻女孩甚

至都快哭了。

他看在眼里，心疼而又无奈。

曾师傅虽然才跑了不到一个月，但也

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乘客。大多数素质不

错，但也有逼着司机超速的，不能停车的地

方非要下车的。有时候到了约定上车地

点，人半天还没出来，这让他最是纠结：取

消怕被平台扣分，等着怕被交警扣分。

扣分，是网约车司机们最担心的事。

昨天，田师傅在火车东站看到一个去长兴

县的单子，有 100 多公里，但是他硬是没敢

抢，“我就怕接了之后，他还没出来，东站停

车超过两分钟，3分200元就没了。“

快乐的时候也有，比如接到高峰期过

去之后，高架上、高架下的单子，简直是对一

天辛劳的奖励，也是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

放松和美好。在这座风光秀丽的城市，他

们没有时间细细品味，也没有机会拍照留

念，却会提醒外地游客，路过的地方多美。

接到城西科创大走廊那一带的单子，

曾师傅说他都会小小地开心一下，那些扎

堆的写字楼深夜依然灯火通明。“看到那些

亮光就觉得，不止是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

都很拼。”

每天和几十个乘客相遇
看见这个城市的努力

曾师傅39岁，湖北襄阳人，夫妻俩来杭州十几年，

妻子在工厂上班，他一直给不同的老板和运输企业开

货车。去年由于疫情，企业效益不好，工资一降再降，

他辞职去广州的工地上干了几个月。今年从老家出

来，一时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才跑起了网约车。

他加了许多网约车司机的微信群，月盈余七八

千元是比较正常的水平。“每个行业都有干得不错

的，有些跑了五六年以上的同行，一个月赚一两万的

确是有的。”但这要靠经验的积累，对平台各种规则

的熟练掌握应用，同时平台也会对服务时间久、口碑

高的司机有派单等方面的倾斜。“比如附近几辆车，

好的单子就会优先派给他们。”曾师傅这样的新手，

只能“听天由命”。

不过，他倒也没太在意这些，在他看来这本就不

是一份长期的职业，只是上一份工作和下一份工作

之间的过渡，“没有大前途”。在跑网约车的同时，他

依然在找工作，最好的选择依然是给企业开大货

车。“以前每个月能休 4 天，公司管饭，有社保，一个

月下来也有七八千，还没有这么累。”曾师傅说，过去

搞货运开长途，虽然也辛苦，但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睡

眠总是严重不足，晚上下车感觉腿都是软的。“但真

的累狠了，下决心好好睡一天，又死活睡不着了。”

北京的“网红”副处长王林在调研中，一名年轻

司机小杨对社保的态度让他惊讶。在他看来精打细

算的小杨，却没有给自己上医保或者社保的打算，哪

怕政府能提供顺畅的渠道。“我不会去上，没有考虑

过这个问题。”小杨坦言，他觉得当下最重要的就是

“挣钱、存钱”。

曾师傅的社保在上一次辞职时中断了，但他也

没有给自己续缴，原因是他认为自己迟早会再找到

一份包含社保的工作。

田师傅倒是一直给自己缴了社保和医保，他说

自己很能够理解小杨这样的同行，“账其实很好算，

就拿我来说，一年也就两三万块的纯收入，再花万把

块买社保，的确舍不得。”

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给自己缴了社保和医保，

“天有不测风云，再紧张这个钱还是不能省，怎么说

也是个保障。”

或许是年龄的关系，或许是长年和车子打交道

有关，田师傅的风险意识相当强。另一个例子是，在

不少人还在犹豫打不打新冠肺炎疫苗时，他已经早

早地完成了全部三剂接种，“我们这个行业，每天和

不同人接触，既是为自己好，也是为乘客好。”

39岁的曾师傅
“没有两三年，摸不到门道”

本报记者 何晟


